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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道工道》：》：绽放于焊花中的人性异彩绽放于焊花中的人性异彩

这是一个曾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一个修道士每天按时徒步走向山顶，

然后徒步走回来，那么，在两天之间，

他会不会在同一时间通过同一地点

呢？

这个问题可以延展一下，比如：人

能否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此外，我们还可以这样问：历史

是不是一种虚构？当我们说起曾经

时，我们是否在谈论一个幻觉？历史

是不是像未来一样，只是我们头脑的

产物？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随着经验

材料的堆积，我们越来越没信心来回

答它——因为说“是”或说“不是”，似

乎都有大量的“证据”，我们常常迷失

在海量的辨析工作中。

然而，这个问题有个简单的解答

方法，通过思想实验室，我们将修道士

假设为2人，一个是第一天上山并下山

的修道士，另一个是第二天上山并下

山的修道士，那么，我们很快就明白：

他们两个人在路上一定会遇上。换言

之，在两天之内，他们必然会在同一时

间通过同一地点。

由此可知：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

条河流，历史并非虚构，即使它呈现的

是有限真实，但依然是真实，依然可以

给后人以启迪。

因为思想实验室，复杂问题变得

简单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个著名

案例。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降落更

快，缘其含有重素；轻物降落更慢，缘

其含有轻素。该说法传播了上千年，

与我们的经验似能相安无事。

然而，伽利略给出了一个精彩的

思想实验：将重物捆在轻物上，会是什

么结果？

从逻辑上说，重素与轻素相抵销，

则“重物捆轻物”下降速度应该介于重

物下降和轻物下降之间。可问题是，

“重物捆轻物”的重量大于重物，应该

下降速度最快。

该怎样解释这个矛盾？结论只有

一个：亚里士多德在瞎扯。

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赏心悦目

的思想实验，它驱动人类认识不断前

进。毕竟，人是一种可怜的动物，我们

的感觉经常出错，我们所见的世界五

光十色，但从生理上说，人真实看到的

是 30 多个碎片，且以黑白为主，通过

“脑补”，我们“看出”了色彩和3D。我

们以为“眼见为实”，但事实是，我们

看到的是虚像。

人类只是浩瀚宇宙中一个渺小星

球中偶然的造物，在上百亿年的历史

中占据着刚刚1万多年时光，我们与世

界真实的存在相距太远。凭我们的感

觉，我们无法体会出光速为什么是恒

定的，空间、时间反而可以弯曲。这一

切，都需要思维来大吼一声：你是错

的，真实是另一个样子。

感谢思维，使我们不必像恐龙那

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我们可以写

诗和小说，为许多“没用的东西”而奋

斗，我们没被规则套牢，我们达成了有

限自由……可遗憾的是，很多人却把

这一切归功于知识。

其实，知识只是思维的造物，知识

不是力量，思维才是力量。只是，太多

人对思维如何诞生、如何发展、如何成

长，乃至它将带我们到何方，依然感到

茫然，甚至恐慌。

思维是不是已成邪恶的力量？它

会不会吞噬我们？思维是否已走到了

尽头……面对这些没来由的妄谈，您

知道如何一句话将其怼回去吗？如果

您还不知道，读读这本书应该是个不

坏的选择。 （唐山）

任何题材的小说都只是以该题

材为背景，重在写人，把握住这一点，

就不会陷入题材枯燥论。对于工业

题材小说而言，可以以飞溅的钢花、

旋转的车床为背景，描写工人们的生

活和情感。将主旋律、将厚重的思想

消解在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

中，用通俗、轻松的手法表现出来，增

强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作家谢

友义抓住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核

心 点 ——“ 工 厂 为 背 景 ，前 景 却 是

人”，完成了他的最新工业题材长篇

力作《工道》。

小说讲述了两名要好的职校生游

学山、钱方之间的工作、生活的情感故

事。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南方船舶公司

同一班组，但他们因为不同的人生追

求，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游学山重

技术，认为“读技校，是学技术”，技术是

一个工人的尊严，立身之本。在实习期

间，面对“实习生近500人，学校只分配

200 人”的残酷现实，“肥仔”钱方想方

设法，四处活动，争取留厂。而游学山

“对这次是留是走都有心理准备”，自下

厂实习以来，一下班就回宿舍看书、学

习。出人意料的是，两人都留下了。钱

方靠讨好、巴结上司，很快在班组里担

任了副班长一职。不久升为副工长。

再也瞧不起游学山，一度逼他到“下岗”

边缘。特别在游学山获市电焊大赛冠

军后，更要除掉这颗“眼中钉”。哪想碰

上公司人事改革，没有学历的钱方被新

来的大学生何家华取代。游学山却因

为自考了大专英语，从一名电焊工成为

公司经营部翻译。从此两人命运发生

了逆转。

小说叙事突破了工业题材宏大叙

事的固有模式，一方面以“日常生活视

角”致力于还原完整、流动的造船工人

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本相；另一方面，

努力书写造船工个体以及群体的传奇，

实现了“日常生活转向”。

小说的非常可贵之处在于，描写

的主体不是老工人，而是年轻的技术

工，展现的是几代人的付出，出彩的

是优秀的烧焊工陈仙花、金心铃等船

厂“金花”。小说在技术处理上克服

了枯燥，体现了丰润，主要是写人的

感情突破。

曾在国企工作多年的谢友义，对产

业工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使他对笔下

的工人们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热

爱，所以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对人

性中“美”与“善”的见证。

一般来说，好的小说一定会去协

调人与现实生活，协调人与人内心，

协调人与人之间灵魂相互紧张的状

态。长篇小说《工道》协调人物伦理

关系的焦点是从人性出发，始终在善

与恶、正与邪、错与对、真与假等的深

度较量中彰显人物性格，凸显了新时

代产业工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从

而在书写个体命运的同时，折射和彰

显了新时代中国产业工人的思想、观

念的转变，塑造了新一代产业工人的

崭新形象。

时过境迁，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发

生了变化。他们的心理落差、沧桑感、

对世态炎凉的感受等，为创作提供了可

资挖掘的素材。谢友义笔下的那些平

凡的小人物，那些工段、班组的师傅和

工友们的故事，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的。

这也是区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精英立

场的重要之处，也是谢友义的工业题材

小说被越来越多人认可的一个重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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